
▷闯关东 进草原 邂逅漠河北极光

七月，随着天气逐渐升温，南方
天气开始炎热，而东北的七月却如
沐春风一般，气温适宜，阳光正好，
是旅游的最佳季节！走进七月的东
北草原，野花遍地，牛马成群。攀登
拥有“神山、圣水”的长白山，感受天
然的氧吧，原生态的青山绿水。临
近中国最北部的“不夜城”——漠河

北极村，欣赏变幻莫测、缤纷绚丽的
北极光……

为此，达州市报业旅行社联合
四川家天下夕阳红国际旅行社，于7
月6日推出“北戴河、哈尔滨、漠河、
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
大草原、长白山、沈阳专列15日游”
回馈读者，邀您一路领略北国风光。

旅游专列，游遍全东北
一年一次相约难得的漠河北极光之旅
医生随车行，出行有保障

▷漠河北极村 打卡中国最北端

本趟专列的重点是中国的最北
端——漠河北极村。这里是观赏北

极光和白夜盛景的最佳之处。

▷国门满洲里 体验中俄蒙三国风情

满洲里是我国最大的陆运口岸
城市，这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口

岸城市，融合中俄蒙三国风情，被誉
为“东亚之窗”。

▷游遍大东北 领略北国风光 体味人文精华

本次专列还将带您游历我国大
东北的精华景点：北戴河、山海关、
哈尔滨、镜泊湖、呼伦贝尔大草原、
长白山、沈阳故宫、张氏帅府等。

有山、有海、有湖泊、有草原，还

有人文精华，看到和我们西南城市
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和风貌，而值得
回味和纪念的正是旅程中的风景和
心情！

▷一线多游 一票到底

如果是平时自己坐火车走一
趟，仅仅交通费用就需要 3000 多
元。而此趟专列，旅客自己仅需承
担门票费用和专列上的餐饮费用，

下了专列后的吃住行都包含在内。
白天游玩，晚上赶路，全程都有保健
医生为老年朋友们保驾护航。

邀您随旅游专列畅游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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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开江，电话很少，我们
小镇上总共不超过十台。其中广福
初中、小学合装一台，放在中小学作
为界线的一间旧教室里。中学的教
师站在窗外打接电话，小学的则可
以打开教室门进去接打。由于学校
住房紧张，我小学的语文兼班主任
谭老师的厨房也将就在这间旧教室
改成的电话室里。电话室白天一般
都开着门，晚上才关。我的先生小
易那时刚好在甘棠邮局守总机。谭
老师深知我父母的为人，暗地里给
我们通风报信，于是，我们姑且通过
电话的方式取得一点点联系，与搞
地下工作差不多。有一次小易得知
我要到讲治大姐家去，特别叮嘱我
途经甘棠下车，说是要还我的两本
书——《哭泣的骆驼》和《背影》,台湾
女作家三毛的小说。

记得我与先生小易第一次单独
相处的情景。大概是春末夏初时
节，疯长的青草、阔叶的芭蕉、蓬勃
的秧苗、攀爬的瓜秧蔓延出扯天扯
地的绿，爱也在滴翠里漫流。途经
甘棠，我大着胆子下了车，很不好意
思地找到他。他正在上班，见了我
满心欢喜，领我上楼进了他的寝

室。从抽屉里拿出茶叶，给我泡了
一杯茶，让我坐在椅子上休息，再三
挽留我吃了午饭再走，然后下楼继
续上班去了。

我一边喝茶，一边打量小屋。
屋子约有七八平方米，水泥地板,四
面的墙壁早已花眉胡眼，估计住过
不同的人家。室内的陈设极其简
单，东西也很陈旧。一张很小气的
办公桌，配有三个抽屉。一把冬夏
两用的翻板椅，软的一面不知被谁
用刀子挖了一个洞，露出一些海绵
来。书桌的一头放了一张单人床，
挂着已经洗不出颜色的蚊帐。床上
有一个不太干净的枕头，团花被面
都破了好几条口子。临街的窗下放
了一个焦炭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
小锑锅，另一口铁锅放在炉子左边
的地上。右边则放着一个褪了色的
红塑料壳的5磅小茶瓶。最让我感
兴趣的是茶瓶右墙角放的竹书架，
上面放了很多文学读物：《红楼梦诗
词解析》《金瓶梅诗词解析》《红与
黑》《巴黎圣母院》等等。有一格疏
疏落落地斜放了几本书，衬着一个
阔口的罐头玻璃瓶子，装了三分之
二的清水，里面插了几枝紫罗兰，很
清雅的感觉。这样的装饰，一下子
让整个房间充满了书香气，打消了
我立马离去的念头。我是喜欢读书
的，书在我生命里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如果我走进别人的房间，不管
这房子多大或多小，多豪华或多寒
碜，如果没有书,我会觉得像花园里
没有花、森林里没有鸟儿一样单调
没有活力。我的心静下来，从书架
上取了一本《红楼梦诗词解析》看起
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时间。只
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进了屋，也
不正眼看我，说：“你饿了吧，我马上
到隔壁去买饭菜。”说完，拿着搪瓷
小盆和碗就出去了，不过十几分钟，
热腾腾的饭菜放在书桌上。我们很

礼貌地吃着饭，说着些不着边际的
话。由于晕车，我只吃了一点点，他
很关心地说：“你身体这么差，多吃
点吧。”我淡笑一下说：“我晕车,胃口
不好。”他不再勉强，自个儿开心地
吃完一大碗饭，喝了半碗汤。我偷
偷看他，刚刚增加了能量的脸很红
润，大眼睛，高鼻梁，唇红齿白，很健
康，完全没有我身上的萎靡之态。
他迅速地收拾完碗筷，然后静静地
坐在床沿(因为屋子里只有一把椅子
可坐，只能把床沿当椅子了。)有点
腼腆地看着我。我终于熬不过藏在
心中的疑虑——书架上的书他都读
过吗？于是自作聪明地背了一首

“红楼”里黛玉的“咏白海棠”，问他
是谁写的，他慎重地考虑了一会，
说：“是你写的。”我当时觉得很倒胃
口，刚刚产生的好感一下子消失得
无影无踪。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理他。
再后来我辗转广州一个多月，经历
了很多不如意，在逐渐厌世的情况
下得知他还在一如既往地等着我。
为了不成为他的拖累，我拼命读书
考上了小学教师。我们终于结婚
了，像所有美丽的童话一样，经历了
种种磨难，王子和公主终于幸福地
结合。

多年以后，我们偶尔提起这件
往事，都会开心一笑。因为当初他
的确很爱慕爱好文学的我，竹书架
上的文学读物大都是临时借来装点
门面的，刚好击中了我的要害，可谓
用心良苦。而当初的我也幼稚得好
笑，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又有几人能
熟读红楼，甚至会背出其中的诗句，
太勉为其难了吧！幸运的是，我们
并没有因为片面的见解而失之交
臂，而是为一颗真挚的心停留了下
来，由平行到相交，直到今天的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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